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寺山修司电影基于梦幻之上的多元表达

徐颖颖

(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，上海 200234)

［摘 要］ 寺山修司是 1960 年日本新浪潮之后独具个人印记的电影导演。他还是摄影师、先

锋剧作家、诗人、文艺评论者……作者的多重身份使他能够打破艺术的边界，呈现多元的艺

术表达。在他的电影中，经常使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、舞台化的表现以及诗歌元素，在银幕

上营造一场瑰丽斑斓的梦境，呈现亦真亦幻的迷离效果。导演在这些富于个性的镜像中一次

次地深入到自己灵魂深处去探寻被隐藏起来的秘密，表达个人诉求，形成鲜明的作者风格。
［关键词］ 寺山修司; 超现实; 女性

一、电影的多元的艺术表达

寺山修司，这个光影造梦者惯于游走于现实

与梦境之中，用先锋性的影像表征着电影所具有

的梦的特质和诗的意蕴。
( 一) 独特的视听语言

1948 年，法国电影评论家阿斯特吕克在《法

国银幕》上发表《新先锋派的诞生: 摄影机———自

来水笔》一文，提出导演应像作家一样在银幕上

写作。如果电影是导演在胶片上写作，那么电影

的视听语言就是这篇文章的词句。而寺山修司不

同于大多数导演在胶片上写下哲学思考，他是一

位写诗的导演。
1． 画面。间离的画面构图: 在寺山修司电

影中，经常使用间离的画面构图来展现人物之间

的疏离。比如在《死者田园祭》中 9: 12 和 10: 10
出现的构图，少年与母亲分处于画面角落的两

侧，中间是浓重的阴影，表现了少年与母亲的间

隔，以凸显他们内心的疏离。少年对母亲说想要

割包皮，这是男孩在遇到喜欢的女人后渴望成长

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的青春萌动，但是母亲并不理

解。母亲依然把他当成一个年幼的孩子而制止他

一切成人的想法，认为这是 “学坏”的表现。独

特的构图揭示了少年不被母亲理解的孤独感。
长镜头与快切结合: 寺山修司电影往往并不

注重电影的叙事，而是侧重情绪的传达。导演在

电影中经常使用长镜头来呈现完整的电影时空和

人物状态，从而让观众对人物的处境感同身受，

更深入地理解导演在电影中所传达的思想和情

绪。另外，导演在电影中还经常使用快切来组接

不同画面，形成一种突兀的效果，并配合音乐的

使用营造出惊悚恐怖的氛围，这是导演内心深处

对于人物、故乡、回忆的情感外化。
2． 音乐。在寺山修司电影中，当人物面临

困惑时就会低低地吟唱来抒发内心的迷惘和焦

虑，寻求内心安慰。寺山修司善于运用民族音乐

的元素，将传统的民族艺术与现代前卫艺术相结

合，使两者撞击形成的撕裂与糅合渗入到电影的

骨血之中，配合诡异的画面形成独特的视听表

达。在音乐的使用中，寺山最为人称道的是与日

本先锋音乐人 J. A. Zaesar 的合作。J. A. Zaesar 将

日本歌演的形式和现代摇滚相结合，创造出了带

有明显地域特征和个人风格的 “和风摇滚”。在

寺山的授意下，J. A. Zaesar 在电影中大量使用古

典乐器并掺杂恐怖的咒语独白，用低沉的和声和

反复的曲调制造出强烈的宗教感。［1］而在声效方

面，他们尝试使用短而急促的声效，与快速剪辑

的画面构成惊悚的效果。诡异的音乐与奇怪迷离

的声效时时出现于寺山修司电影中，为其抹上一

层瑰丽邪魅的奇幻色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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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 色彩。寺山修司还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师，

他对色彩的敏感和对画面的独特品位也融入进电

影作品中。他影片中的色彩往往具有叙事和抒情

的多种功能，用外在形象化的色彩来反衬人物内

心。如在《死者田园祭》中幻想的部分出现的红

衣女子——— 一袭薄纱，妖娆妩媚，正象征着少年

萌动的欲望。而当少年路过一群黑衣妇人的围观

人群时，少年看到她们围观的是一间房子里一个

女子正在生孩子。导演用黑色预示出女子后来被

这群妇人迫害的遭遇，而少年作为一个在场者见

证了这一切。色彩的使用在给观众带来强烈视觉

冲击的同时还具有叙事、隐喻的功能，使影片具

有深层的可解读性。另外，寺山修司电影将事物

本身色彩抽离，而赋予其作者主观化的色彩，用

一种后现代主义的随意拼贴夸张地表现色彩撞击

所形成的独特意象。在电影 12: 30 时，赤血月亮

高悬空中，少年在红色和藏蓝色背景的画面中行

走，如同行走在野兽派的绘画中，狂野的色彩奏

出狂 放 乐 章，如 同 少 年 内 心 迷 惘 和 焦 灼 下 的

嘶吼。
滤镜的使用也是寺山修司电影的一大特色，

在电影中滤镜本身经常冲破自身色彩的限制而被

导演赋予象征的含义。如 《抛掉书本上街去》中

愤怒 迷 茫 的 青 年 在 萎 靡 中 吸 食 毒 品，烧 毁 旗

帜……电影以两种不同的色彩传递出人物内心迥

异的情感: 紫色是梦想中的乌托邦世界，那里自

由而美好; 绿色则是充满着禁锢和压迫的现实世

界。［2］导演以两种具有强烈对比度的色彩来隐喻

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异，让观众真实地感受到人

物内心的煎熬和绝望。而在短片 《疱疮谭》中使

用滤镜的同时还大量地使用曝光，这一手法在巧

妙转场的同时使影片带有虚幻迷离的气质。而

《死者田园祭》中马戏团的七彩滤镜则是少年成

长的出口，暗示着回忆的斑斓和不真实性。
( 二) 舞台剧的表现形式

寺山修司有着长时间的先锋剧作家的经历。
多元的文化背景使导演能够实现作品的多维艺术

构建。他将独特的先锋话剧引入到电影中，戏剧

的写意与电影的创造性影像结合，呈现亦真亦幻

的如梦气质。如《草迷宫》中，他将少年秋的欲

望与挣扎物化，借助五位黑衣白面的演员来表

现，这是典型的舞台剧呈现。此外，寺山修司的

电影还具有空间的假定性特征。 《死者田园祭》
试图打破空间的限制，当房屋中的母亲掀开门板

即是另一个世界———父亲埋葬的恐山。导演在解

构原有空间的同时还在电影中呈现 “一花一世

界”的宗教禅意。《疱疮谭》中人物随身抬着一

扇门行走，并通过这扇门穿越不同时空。在 《抛

掉书本上街去》中，寺山将时空关系破坏得最为

彻底，他在影片最后打破了电影的 “第四堵墙”，

让演员与观众直接对话，在沟通电影中的虚幻世

界与现实世界的同时，让观众进入银幕中去，产

生“体验式”的电影快感。
( 三) 诗歌元素的融入

寺山修司 电 影 中 随 处 可 见 诗 歌 的 元 素。如

《死者田园祭》中 “我们这儿有木匠街、庙街、
米街、佛教街，但是，小鸟，这里不是有条可以

买老母亲的街吗”; “在这个小女孩松散的头发中

间，有花语拼出的葬礼二字”，此时一支红色玫

瑰坠入黑暗之中的意象化镜头一闪而过，应和了

“葬礼”与“花语”的言说: “就在我埋下亡母曾

用过的红木梳时，只听见风声从恐山上呼啸而过。”
这些作为旁白读出的诗句和俳句充满了意境，配合

影片的梦幻画面，在叙事的同时增加了影片的意

味，使寺山修司的电影独具一种诗化的韵律之美。
此外，其电影在画面的构成形式上也处处体

现着诗意。麦茨认为电影是 “想象的能指”［3］，

作为一种表意系统，是有关结构以及结构的构成

艺术，根据电影的“内涵”和“外延”来传达多

种可能性，如象征、隐喻等。在寺山修司的电影

中，我们经常能看到田园、草地、雪山、废弃的

铁路、泛起涟漪的湖面、淅沥的小雨和钢琴交织

在一起。他电影里的风景绝对不是 “表达的零

度”，正如中国元代散曲家马致远 《天净沙·秋

思》中 的 枯 藤、老 树、昏 鸦、小 桥、流 水、人

家……将种种意象组合连接来表达一种情绪。是

迷乱，还是伤感，都是基于具体的影像形成的

表意。

二、“追寻”与“逃离”的命题

寺山修司同费里尼一样，电影往往带有强烈

的自传性质。导演通过在电影中营造梦幻的氛围，

以银幕为媒介穿越回自己的过去，从而完成对自己

童年的重新建构和解构。而在寺山修司电影中通过

对女性形象 ( 及其衍化) 的追寻和逃离，以表达

作者对于母亲、故乡、祖国的情感诉求。
( 一) 母亲

寺山修司生于 1935 年 12 月 10 日，卒于 1983
年 5 月 4 日，在寺山修司短短 42 年生命里，母亲

是陪伴他最久的人。寺山从小便被母亲约束，长

大后母亲又干预他的婚姻，最终导致他婚姻破

裂。最后寺山便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，直到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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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世。特殊的经历致使他对母亲的眷恋与反叛这

一复杂情感成为寺山修司创作的一大主题。
寺山的戏剧作品 《毛皮玛丽》和 《身毒丸》

曾涉及畸形母子关系的表述， 《死者田园祭》讲

述的是少年的成长和对母亲的逃离，而在 《草迷

宫》中对母亲的追寻则贯穿全片。寺山的这些作

品脸谱化地呈现着母亲的形象，她们一面是柔弱

的，具有女性的特质，另一面又是强势的，对儿

子充满了控制欲。儿子面对强势的母亲既有依赖

又渴望逃离。而儿子正是在这种挣扎与抗争中得

以实现自我的成长与独立。正如 《恐怖的力量》
所揭示的“贱斥”: 这种抗拒，始自于对母体的

抗拒，若不离开母体，主体永远不会发生［4］。我

们就在贱斥中不断创造自我，只是这一过程过于

痛苦且无休无止。电影中儿子对母亲的感情由一

体性的认知发展成分裂性的把握，只有在不断的

反复中，儿子才能确立自我的主体性，这种残缺

的主体性巩固于反抗母亲的过程之中。［1］

在《死者田园祭》中，寺山修司企图穿越影

像回到过去杀死自己三代之前的母亲。而当电影

中二十年后的“我”真正回到故乡和过去时，面

对母 亲 他 却 未 能 下 手。电 影 的 结 局 是 成 年 的

“我”与 “过去”的母亲相对而坐，默默吃饭，

这似乎是一种和解，作者通过影像实现了自我

修复。
( 二) 故乡

寺山修司对于母亲的眷恋和逃离的情感也延

伸到对故乡———青森的感情之中。寺山修司生于

日本青森县弘前市绀屋町，后举家搬到八户市，

父亲参战后母亲带着寺山又搬回青森市，19 岁时

寺山离开家乡前往东京读大学。几次循环往复，

最终寺山还是远离了家乡。然而对于故乡，寺山

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深切的怀念，他甚至戏称自己

是出生于飞驰着的火车中。这虽然是寺山对自己

的戏谑，但却印证着作者对家族血缘憎恨的隐秘

心理。
而然，他的作品出卖了他。在寺山修司电影

中，对“精神故乡”的追寻一直是其电影的一贯

命题。如《草迷宫》中，少年秋循着母亲留下的

一首《手球歌》来寻找关于母亲的蛛丝马迹。影

片最后: “那个戴着新娘发饰的女人就是我的母

亲。白云是我的向导，穿越海洋、山脉，从一个

国家到另一个国家，都是为了寻找一种意义。不

要问我为什么，我渴望听到手球歌，我将继续行

走。”寺山修司一直在寻找自己灵魂的家园，在

出逃故乡后，他拍出这部改编自马尔克斯 《百年

孤独》的《再见箱舟》，实则是写给故乡青森的

一首缅怀的挽歌。
( 三) 祖国

在寺山修司的电影中，母亲暗合着故乡的隐

喻，而由母亲延伸出来的完整的女性形象在寺山

修司电影中则是对祖国———日本的影射。在 《抛

掉书本上街去》中，少年对差点强暴自己的妓

女、不通人情而自欺欺人的奶奶、软弱而随波逐

流的妹妹发出了呐喊。在 《死者田园祭》中，少

年被少妇强暴从而获得 “手表”，暗示少年被迫

长大成人。但是影片结尾，镜头从荒蛮的故乡恐

山跌进现代的东京街头，暗示寺山修司木然接受

着时代的种种变迁，他本停留在 “幼年”却被时

代所“催熟”。在 《上海异人娼馆》中，少年对

妓女 O 炙热爱慕并为她付出了生命，最终唤醒了

O 自我意识的觉醒。寺山遗作 《再见箱舟》则是

寺山对之前的种种情感做了 “纪念性”的回顾。
电影中的少妇、妓女、母亲……这些女性形象从

各个方面构建出一个完整的日本。
寺山修司对于母亲、故乡以及祖国的 “逃

离”与“追寻”的矛盾复杂心理，化为电影中浓

得化不开的忧伤情绪。他的控诉、他的反叛，实

则是一种赤裸而真挚的热爱的辗转表达。寺山企

图在电影中重新构建自己的故乡并杀死母亲纾解

自己内心的愤怒和忧伤，但最终又亲手将自己在

电影中构建出的幻境打破，实现现在的 “自己”
与过去的“母亲”的和解。

寺山修司以超凡的想象，诡异的东方美学以

及炽烈的情感，给观众带来了如同坠入梦境般的

斑斓体验。他的电影诡异妖冶的气质、多元的艺

术表达以及深入自身灵魂所形成的主题内涵都深

深震撼着他的观众。即使在寺山修司逝世 35 年之

久的今天，他的电影依然具有艺术的先锋性，并

以其深沉的思想吸引着他的追随者。就像寺山修

司对大海的迷恋一样，他的电影也如大海般神秘

而深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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